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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街靳家巷，
衔接镇江过去与未来

李彬还从佛教音乐和丹阳地
方民歌中汲取精华，开发出了“梅
花调”“雪花飘飘调”，作为丹剧唱
腔中的“特殊色彩调”。在李彬看
来，丹阳地理位置属典型的江南地
区，并且是以稻麦为主的农耕文
化，因此，丹剧音乐理所应当要吸
收别具地域特色的丹阳打麦号子、
车水号子、插秧号子、田歌等音
调。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他的努
力，以“啷当”曲调为基础的丹剧音
乐体系有了雏形。丹剧从“啷当”
中化茧而出，李彬是呕心沥血极尽
才华。他在“啷当”的熏陶中，尝尽
酸甜苦辣千般滋味。李彬在解剖

“啷当”的板式、结构时，似乎看到
了养仁、贡景春、刘连生等先师，作
为后生，李彬与他们灵魂相通，既
能遇见，也能对话。

李彬挖掘整理“啷当”传统曲
目的同时，还进行现代题材的剧目
创作。他知道，在戏剧结构方面，

“立主脑”是重要原则，即突出主要
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
者立言之本意”。构思戏剧作品，
犹如工师之建宅，“必俟成局了然，
始可挥斤运斧。”他通过“立主脑”

“脱窠臼”“密针线”等创作步骤，执
笔编写了《砻糠记》《支农图》《雷电
颂》《能不够》《三者之间》《让队长》

《特别党员》等近 20 个上演剧目，
排演了《刘三姐》《江姐》《欧阳海之
歌》等 30 多部戏剧。有时还兼任
演员，在《社长的女儿》《年轻的一
代》《江姐》《欧阳海之歌》等戏中，
分别扮演了社长、林坚、沈养斋、曾
武军等主要人物，受到同行和戏剧
爱好者的赞赏。至今，丹剧团的档
案室里还庋藏着沾有他汗渍的剧
本和《丹阳“啷当”说唱艺术原始资
料》《“啷当”古今说》《丹剧音乐概
述》等手稿。他在从艺 30 多年的
生涯中，尤为重视接班人的培养。
丹剧几代人的成长，都与他的倾心
施教密不可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彬是第
一个把流传久远的“啷当”唱腔改
编成丹剧基本唱腔的人，在众多成
熟、优秀的地方剧种林立的江南，
他始终对丹剧情有独钟。一步一
步、一点一滴，把对丹剧的理解和
期望付诸实施。他侘生于丹剧，为
丹剧的成长呕心沥血，把毕生的才
情热血奉献给了丹剧，从剧本的创
作、唱腔的设计、舞美的制作、导演
的统筹等等，一个剧种所包含的各
个艺术门类，无不浸淫着他的心
血。他是丹剧这个地方剧种的创
始人，他是丹剧的先驱，他是丹剧
隐婆，他用“啷当”催生了丹剧。几
乎所有的丹剧人都说：“丹剧的诞
生，李彬建有开天辟地之功。”

……“啷当”在水利工地唱火
了以后，县委县政府把地方剧种建
团的工作摆到了议事日程，在考虑
剧团架构的时候，县领导觉得当务
之急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快戏剧
人才的挖掘和培养。

1958 年 11 月，县里在新民西
路原《正报》报社旧址内组建“丹阳
县文艺骨干‘啷当’训练班”，为丹
剧历史上培养第一批演职人员。
训练班共 27 人，由宣传文化口的

干部徐雄、臧辉南担任训练班负责
人，李彬为业务教员。这个“啷当”
训练班实际上就是丹剧团的雏
形。训练班以剧目教学为主要内
容，以导演排练计划为依据，辅以
表演、唱念、曲牌、器乐等课堂教
学。当时的培训工作主要由李彬
负责，学员们一面学习音乐常识、
表演技艺，一面学唱“啷当”曲调，
李彬在主持“啷当”训练班的培训
工作时，对丹阳地方语言特点、声
韵进行梳理，结合演出实践，制定
了丹剧唱、念音韵表，初步规范了
丹剧舞台语言，为丹剧培养了第一
代演员，同时还培训了一批乐队人
员。经过短期的训练，终于形成一
支有演员、乐队、布景、服装、道具
制作、灯光管理的小型戏曲队伍。

“啷当”训练班开始排戏了。
李彬一开始就抓住一个“新”字大
做文章。李彬心里清楚，“戏改”是
一个老话题，民国时就争论过一
阵。当年鲁迅惊诧于戏码跳不出

“才子佳人私会后花园”的套路，曾
感叹：“戏还是那样旧。”毛主席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要为
人民服务。同时他还说：“人民生
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
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
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
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
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
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唯一的源泉。”“小八子”的现
编现唱、水利工地的现编现演，都
是唱的老百姓身边火热的生活，这
些都给李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象。李彬拿定主张，用现代戏来作
为训练班的处女作。

他们以“啷当调”为基础，按照
剧目的特点，编订成一整套唱腔。
编排了以延陵工人劳动模范为原
型的《张木匠上北京》《能不够》《一
日千里》等一些现代小戏，这些戏
从 1959年元旦开始在丹阳县工人
俱乐部作首次展演，一时成了丹阳
民众的热门话题，被老百姓称为家
乡的“啷当戏”。1月10日，文化馆
在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云阳剧
团。接着，在本县专业剧团的支持
和协助下，移植演出其他兄弟剧种
的《断土地》《卖妹成亲》《仁义缘》

《天仙配》等传统剧目。1959 年 9
月“啷当戏”正式定名为丹剧，云阳
剧团更名为丹阳县实验丹剧团，并
以此名义赴邻县试演。

丹剧有了团，着实让“啷当训
练班”的师生兴奋了好一阵。值得
一提的是卖烧饼油条的“小八子”
孙以发、鞋店的售货员卞兰萍和那
哭哭啼啼险些错过学艺机会的农
村小姑娘华雪凤，都成了丹剧团的
第一代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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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彦如 张剑

明朝冯梦龙编撰
的《古今谭概》中，收
录了一个有趣的故
事：丹徒人靳贵曾官
至武英殿大学士，人
称靳阁老。靳阁老有
一个不肖之子，科举
考试没能及第，多年
后，孙子反倒金榜题

名。靳阁老每次督促、训斥儿子时，
儿子总是油嘴滑舌地狡辩：“您的父
亲不如我的父亲，您的儿子又不如我
的儿子，我怎么不肖？”阁老只好大笑
而止。

在明朝政坛，有两位官至宰辅的
镇江人，一位是杨一清，另一位就是
靳贵。

靳贵 (1464 年—1520 年) ，字充
道，号戒庵。据《光绪丹徒县志》记
载，靳贵的祖上自元末以来便居住于
镇江，“先世家庐州，元季避乱徙镇江
之丹阳”。《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
刊·登科录》明载其籍贯为“直隶镇江
府丹徒县民籍”。

靳氏为江南望族，祖父靳荣以行
义闻名，父亲靳瑜以镇江府学生员入
南京国子监，授温州府经历。

靳贵在靳瑜温州官舍出生，应为
长子。《光绪丹徒县志》卷六十中，记
载了关于靳贵出生的故事。故事说
靳瑜50岁无子，在金坛教育孩童。夫
人范氏卖掉钗梳，买邻居女儿为侍
妾。靳瑜冬至归家，范氏置酒于房，
安排邻居女儿侍候靳瑜，然后就出门
从外面把门闩上，没想到靳瑜却站起
来，逾窗而出。他真诚地告诉夫人，

“此女幼时，吾尝提抱之，恒愿其嫁而
得所。吾老且多病，不可以辱。”遂将
此女归还其家。第二年，范氏受妊，
生靳贵。

靳贵“少长颖悟捷出”，非常聪
明。先后师从镇江著名学者丁元吉、
杨一清，在两位名师的教诲下，靳贵
学问日益邃博，科举之路非常顺畅。
弘治二年(1489 年)，靳贵中己酉科乡
试解元(第一名)，弘治三年(1490 年)
中庚戌科会试第二名，殿试钱福榜探
花(第三名)，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三
试顺占三名，成为科举史上的一件奇
事。

为官 27年，靳贵历经弘治、正德
两朝，仕途顺达，官至宰辅，入内阁三
年，得以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参
与机密事务决策，成为朝廷重臣。正
德六年（1511年）和正德十二年（1517
年），靳贵作为翰林编修，曾主持过两
次全国举人考试，也称会试。第一次

会试结束后，有人举报说靳贵的家童
收受贿赂，出卖考题，靳贵没有申诉
辩解。第二次会试时，靳贵已经身体
有恙，为了证明清白之身，他决定抱
病主持考试，未曾想，那些负责监督
与上谏的言官们，对他极尽嘲讽、丑
化和攻击之能事。人言可畏，靳贵万
般无奈，只得辞官。

退休返乡后，靳贵遵从简约，“家
居斥去纨绮侈丽之物”，并作《师俭
堂》以示子孙。他好古力行，“作室城
南。建祠堂于正寝之东，置祭田、祭
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
楮之币”。虽已归乡，但他仍身系朝
政，“而忧世之心不释，居常邑邑不解
颜”。

正德十五年(1520 年)八月七日，
因非常担忧南巡的武宗安危，“忽疽
发背”，逝世于家中，享年57岁。朝廷
为此辍朝，赐祭葬如制，赠太傅，谥文
僖。明武宗南巡至镇江，亲临丧礼，

“抚柩嗟悼者久之”，并亲自为他撰写
祭诗：“朕居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
宝，先生为辅；朕今南巡，先生已矣。
呜呼哀哉！”全文简明扼要，短短28字
表达了对靳贵的深切哀悼和尊重。
清光绪《丹徒县志》载，靳贵最后长眠
于长山脚下的西凤凰山腰。

靳贵对家乡镇江有很深的乡梓
之情。任编修时，他在乡里建筑了解
元、探花两座牌坊，一座在清风桥，一
座在儒林坊。进大学士入阁，在虎踞
门内建筑了大学士、尚书、宫保三座
牌坊。建筑“京口靳氏祠堂”，堂号

“惇叙堂”，明代李东阳所撰《京口靳
氏祠堂记》中，对祠堂位置、堂号、房
屋用作安排、祭祀、管理、祭田等有明
确记载。

据传，靳贵的旧宅位于镇江南门
大街西边的靳家巷，这里不仅是他的
居住地，也是其家族在镇江的族居
地，流传着许多他和家人的故事。巷
名传承沿用至今，成为衔接城市过去
与未来的历史文化遗产。


